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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母说，雪是会开花的雨。

一吃过早饭，我就会咯吱咯吱地踩着

雪，迎着割脸的细风，挨家挨户地喊小伙

伴们出来玩雪。

燕林家生了火，是他姑姑从外地带回

来的炭火，没有火苗，隐约可见跳动的蓝，

那是炭俏皮的嘴脸。伸出手的那一刻，我

猛然觉得，通红的炭火真暖和。小伙伴们

都被这蓝色的火焰吸引住了，一个个红着

小脸，都把小手伸在上面，抚摸跳动着的

蓝焰散发出的热量。

全村子的人都喜欢聚在那里，我们也

更喜欢往燕林家里凑，不仅仅是烤火，主

要是为了他们家一大屋子烤得暖烘烘的

笑声。我们暖和了，和我们一起回家的雪

也暖和了，它们静静地化成水，在地上画

上一个个地图，这些死去的雪，末了，还要

在地上，描摹它们出生的样子。我猜想，

那个地图就是它们的地盘。

当然，这样的时刻，堆雪人和打雪仗是

必不可少的。喊上燕林、全福、大嘴、连桂，

拿上铁锨，把四周的雪都请到一块，拍的拍，

裁的裁，一会儿就把身子做好了。全福最

大，雪人的颈脖和头都由他来完成。其实也

不是很复杂，说穿了，颈脖就是一个小雪团，

头颅就是一个大雪团，只是大雪团要用手拍

实，好刻出眼睛、鼻子、嘴巴等五官。之后，

找来两个黑石子当做雪人的眼睛安上，再跑

到门前，揭一片红对联，把雪人的嘴巴涂红，

最后给他戴上帽子，这样，一个俏皮、可爱的

小雪人，就驻守在村口的大柳树下，成为雪

天独特的一景，谁走到那，都会忍不住瞟上

两眼，内心生出无限的愉悦和涟漪……

打雪仗就更不用提了，全福捏的雪团

又大又实，砸在人的身上，又重又疼，我们

都不敢和他较量。还好，大家的年龄基本

相仿，雪团在空中飞来飞去，谁都能承受得

了。很多时候，我们的游戏不会持续太久，

都是那个全福下手太重，不是因为这个被

打哭，就是因为那个被打哭而草草收场。

不过，我们这群孩子可没有“狼气”，

扭屁股的工夫，大家又玩到了一起。

下雪不冷化雪冷，太阳一出来，那些

雪便悄然地融化起来，所有温暖的萌动，

凭肉眼是看不见的，但能感觉到，依稀可

见水滴从檐下滴落，这些冬天的泪水，会

结成冰凌，像一盘耙，耙齿朝下，玲珑的心

昭示着农事的逼近。那时，我知道，水一

旦凝固，就会亮出坚硬的骨头。

此时，是一起到田间地头捉野兔的最

佳时机，野兔在雪地里饿了好几天，已经没

有多大力气和我们赛跑了。燕林我们几个

每人手里别着一根两米长的竹竿，身边领

着自家的狗，沿着田埂寻找藏匿的野兔。

最怕去老根家了。老根爷在一口破锅

上，架上了一个大大的湿树根，用干劈柴燃

着，湿树根冒着黑烟，肚子下面闪着星星点

点的红星。几个老头，围在四周，流着鼻涕

和泪水，伸着鸡爪子一样干瘪、粗糙的老

手，不停地咳嗽着。老根爷把老根按在椅

子上，不准他出去踏雪，我们去喊他，老根

爷会连同我们一起扣下，在他们的咳嗽声

里，烤冒出的黑烟，一点都不暖和。老根爷

手里拿着火钳，不停地敲打着树兜，任火星

四溅的样子炸开我们的寂寞和难耐。

回家的雪也怕寂寞，它们在老根家的

院子里安静地打开一片孤独，任由老根家

的鸡鸭和狗狗在它身上乱写乱画，打发那

些用旧的时光。

燕林、老根，我们几个是闲不住的，外面

铺着的厚厚的雪毯早让我们的心里长了草，

也不管那么多，一个两个的，偷偷地从老根

家溜出来，在雪地里打呀，闹呀！那些雪，在

我们的脚下奔跑着，在我们的手里炸开着，

它们用一片冰心递给我们无限的欢乐……

傍晚的时候，去野外捕鸟，抓兔子的

大人们回来了，他们用压弯的树枝，挑着

一天的收获，在我们飞扬的雪花里，踏着

坚实的步子，脸上洋溢着难以抑制的笑

容，把回家的雪当成他们狩猎的迷魂阵。

跟在他们身后欢呼雀跃时，我们明白，

这些可怜的鸟和兔子，是回家的雪暴露了他

们的行踪，也要了它们的命。也是，人比起这

些鸟和野兔，因为多了思维，变得强大和无忌。

这些会开花的雨，能霸占整个世界，

可霸占不了人心。

炊烟是雪天放出的密探，它在向上天

状告人间险恶，还有回家后看到的一切。

它回来一次，我们就欢乐一次，相反地，那

些小动物就悲哀一次。

等我们长大，待到雪花飞舞，它们再回

家时，这个世界，只有欢乐，没有悲哀……

所谓的“围炉煮茶”，就是几个人围着

一个炉子，炉子上放着正在煮的茶水，然

后炉芯周围的铁架子上，则烤着各种零

食，像是花生、芋头、红薯、面包片等等。

大家一边喝茶，一边吃零食。

我虽然没有亲自去体验过，不过这样的

一幅场景，于我一点都不陌生。在我的老家，

每年冬天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围炉煮茶”过暖

冬，和现在在城市茶室、酒吧流行的“围炉煮

茶”并无二致，而且似乎还更有味道一些。

冬天正是农闲时节，农村人会“猫

冬”，就是躲在家里吃吃喝喝，好好休息，

等着冬天过去。在家待久了，天天无事可

干，难免会感到寂寞无聊，那就串门去吧，

尤其是到了晚上，待在家里除了看电视，

远不如去左邻右舍家串门更有吸引力。

到了冬天，每家的堂屋正中，都会放着一

个铁皮炉子，几节白铁皮卷成的烟囱先竖后

直，最后从窗户伸到外面去。这些烟囱，既可

以让屋子更快地暖起来，也可以避免炉子里

燃烧产生的有害气体让屋子里的人中毒。

这样的铁皮炉子，看上去不起眼，却什

么都能烧，从花生壳到玉米棒子，再到树

根、木头棒子，可以说来者不拒。现在大家

都图省事，很少再烧这些东西了，改烧“无

烟煤”，铲一铲子煤块进去，可以烧很久。

不管烧什么，炉子里的火总是红彤彤

的，靠着炉子坐着，人全身也暖烘烘的。

当家里没有客人的时候，一家人吃了晚饭

就围着炉子坐着，聊聊天，看看电视。一

旦堂屋的门“吱呀”一声打开，就知道家里

来客人了。这时候不用大人提醒，坐在炉

子边上的孩子会马上起身，把位置让给客

人，自己再去找一个杌子或椅子。

客人也不会客气，一屁股坐下来，把

手伸出到炉子上面烤一烤，搓几下，就开

始加入聊天的行列。

炉子上面有一个生铁壶，里面的水咕嘟

嘟地冒着热气，让人看着就觉得暖和。讲究

点的人家会在炉子边上另摆一张桌子，上面

放着茶壶、茶杯，当然还会有一盒茶叶。炉子

上的水开了就冲到茶壶里，然后大家一边喝

茶，一边聊天，炉子里的水没有了，主家就会

拎到外面的水缸边装满，重新放回炉子上。

不太讲究的人家，直接抓一把茶叶放

在炉子上的大铁壶里，水沸茶好，拎起大

铁壶挨个倒进各自的茶杯里喝就行了。

围着火炉，喝着热茶，不管外边有多

冷，人很快就会暖和起来。喝茶有利于消

化，茶喝多了，感觉肚子有点空，别急，主

人早就准备好了。

半口袋带壳的花生，一簸箩生栗子，

或者是半袋子红薯，有时候还会有几颗青

黄色的柿子，大家想吃什么就烤什么。

烧水的大铁壶周围，是一个宽大的铁

环，似乎是专门为烤东西吃准备的。把花生

啊，红薯啊，栗子啊围着铁壶一圈摆好，时不

时用手翻动一下，避免烤糊了。不一会儿，

屋子里就开始传出各种香味，让人闻了直流

口水。不得不说，同样是花生，烤出来的就

要比煮出来的香，红薯也是，栗子也是。

寒冬深夜里的这些零食，看似不起眼，

却是对人最好的慰藉。大人总是先将就家

里馋嘴的孩子，在孩子们大快朵颐的时候，

大人往往只是尝尝而已。我不记得小时候

度过了多少个这样的冬夜，但是烤花生、烤

红薯、烤栗子的香味，却至今难以忘怀。

有时候炉子里的柴火或煤炭没有了，我

拿着铁簸箕去院子里取柴火或煤炭，突然发

现外面正在大雪飞舞，院子里已经一片洁白。

下雪了，心里满是兴奋与激动，却一点

也不怕寒冷。屋里的炉子火正旺，炉子边上

的各种零食也正香，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我的小城冬天来得特别早，雪漫山而

落时，我正在居室里缝一件旧衣，粗线掠

过眉尖，一抬头，世界竟然全白了。

隔窗听雪，围炉读诗，是再美不过的

了。暖气熏熏，雪花飞入窗棂，洇成雾蒙蒙

的一片。推窗而望，漫天飞雪，蓬勃着，奋飞

着，犹如鲁迅笔下狂野里的斗士，在呐喊，在

激荡，用手轻轻接一朵雪花，它凉凉的，凉成

了一种独有的爱。然而，不要小看任何一种

微小的事物，当它倾其所有，去集合，去飞

舞，去豪迈地铺陈，它就成就了一种前所未

有的美，是旷野和山川的大笔写意。

我想，如果宫崎骏来到我的小城，他的

笔下，也许就不会是，漫山被风吹刮的绿，而

是白，像徽州的白墙，成为一座老城的印

记。从视野能抵达的莽莽南山，到咫尺可见

的农家院舍，再到院落里的一棵苹果树，木

栅栏，全是白，厚墩墩的白，仿佛这个世界，

所有山林原野，河流湖泊，都成了雪的底

色。雪，是人间呼之欲出的灵魂，是这人间

太过寂静，需要这雪来大闹一场。山尖脊

背，莽莽苍苍，矮松林舍，都与雪融为一体。

一个有雪的世界，是适合孤独的。雪

落下时，我想学柳宗元，在万径人踪灭的时

候，做一回穿蓑戴笠的老翁，亦学张岱，独

欢，独行，独自去消解那世人不解的愁绪。

雪白，袄红，人儿俊。

一脚下去鞋却不见了，雪深不可测

啊！再走几步，雪把头发都染白了，湿答

答，冰成了一大坨。雪簌簌落下时，空气冰

住了鼻尖，但心却是愉悦的，是不服输的，

就躲在一棵樟子松下，赏雪，听雪，与雪对

话，与心灵对话。此刻，耳朵里除了风声，

就是雪落的声音，目光所及之处，所有的树

木，都绽放成一朵朵硕大无比的梨花。那

种银装素裹，琼楼玉宇，冰雕玉琢，世界都

被冰冻了。空中，雪慢慢翻转，缓缓纷飞，

轻柔得像万千白羽，不禁让人遐想：是天宫

里有仙子轻舞吧，或者是仙子的泪滴，因太

过孤寒，落了人间。

雪呼啦啦地落，天空像锅盔，倒扣下来，

搓棉扯絮般，一切都太随意了。雪哪里该多

落些，哪里该少落些，没有丝毫的预演，毫无

章法，横撇顿笔地点染铺陈，甚至都不懂得迎

合人们的喜好，去给山脊多露出它的脊梁，这

样才显得更有骨感，或者把池塘里的枯荷点

染得再淡些，留有残荷听雪的意境，都没有。

仿佛人生就该如此，高兴就完了，快乐就完

了，哪儿来的那么多规矩，那么多客套！它不

会，它也不懂。它以毫不吝啬之势，铺天盖地

而来，又来得悄无声息，是一个女子，定要给

她心爱的人，一个倾其所有的欢喜，而她的心

又跳得太过猛烈，完全过了头，一猛子扎下人

间，就不管生和死，爱得彻底又粉碎。

它认准了千里之外的屋檐，就算是家屋

贫寒，它也不管不顾；它如果在千里之外倾心

了一座山头，或者一片湖泊，它就专心而去，

用它的女王之势，一羽成冬，漫山皆白。

人们爱雪，赞雪，喜雪的形态轻柔，锻

造空灵，凝结冰凌，我却独爱雪的态度，爱

她这般的豪爽、干脆、利落。

在雪中，你会想：是时候，该歇一歇了；

是时候，把一切都推一推，给雪让路。我们在

早晨推开门，奔向城市，像不得不溯溪而游的

鱼群，或者在十万高空迁徙的飞鸟，忘记去听

时间的声音，忘记去和时间拥抱，也忘记了看

日头缓缓坠落山头，看雪缓缓染白世界。

煮雪烹茶，听雪簌簌，且听一庐雪，让

我们记住时间，不要把时间忘得太久太久。

又到了一年的冬季，每每看到雁群排

成“人”字或“一”字形队列，一路鸣叫着从

天空飞过，我不禁想起儿时与伙伴们一起

拾雁粪的情景。

上世纪80年代的关中农村，人们的日

子过得还不富裕，生活基本上处在一种半自

给自足的经济状态，因此，市场上很少有鸡、

鸭、猪等吃的饲料。如果谁家养了猪、羊、牛

等家畜的话，大人小孩一有空闲就得去田地

里、塄坎边挑猪草。一到冬季，没有了青草，

农家人就不得不给猪、羊这些“张口货”喂粮

食了。除此之外，唯一能供养它们的办法就

是去拾雁粪。大雁的消化功能很差，它虽然

吃得快，也拉得快，吃下去的麦苗没有完全

消化，便很快排泄出来。因此，它的粪便就

像被捣烂的麦苗粘在一起，根本没有一丝的

臭味。所以，雁粪便是牲畜们最好的青饲

料。所以每年一入冬，我们小孩便自觉地加

入到拾雁粪的行列中去。

冬天的凌晨，天气格外冷，冷飕飕的寒

风扑面而来，我和弟弟挨家挨户地叫醒了提

前约好的小伙伴们。大家结伴而行，一边跺

着脚，一边津津有味地描述昨夜各自离奇的

怪梦，或者是聆听他

人绘声绘色地讲述

电视剧中精彩的情

节，大家一路欢笑

着，追逐着，沿着乡

间小路向村外走去。

此时的雁群吃

过麦苗正在酣睡，怎

么会想到有这么一

群起早贪黑的孩子

悄 悄 地 向 它 们 扑

来？突然，一个孩子

惊叫道：“大雁！”一

旁的孩子赶紧打开手电筒，说时迟那时快，受

到惊吓的大雁奋力拍打着翅膀，上下扶摇几

下便从孩子紧抱的手中逃脱了，随即，呼啦啦

一片声响：“嘎——嘎——”惊醒的雁群拉着

长音，扑棱棱地飞上了茫茫的夜空。我们只

好望天叹息，唏嘘着，相互埋怨着：“你咋不用

点劲……”“你不会用身子扑上去吗？”“你喊

什么喊，大雁都被你惊跑了……”“你还说抓

紧点，可我的手早就冻僵了……”

是呀，谁的手又没冻僵呀！不光是手，还

有脸、耳朵、鼻子，哪一样不冻得发硬，发疼？

既然大雁被惊跑了，再多的埋怨也无济于事，

大家只好默不作声，埋头抢拾起雁群遗留下

来的宝贝——雁粪。“你瞧，这堆雁粪是热的，

正好暖暖手……”一个孩子欣喜地说。

“那是雁群中的哨兵赏赐给你的，别光

顾看了，趁热赶紧享用吧！”话音未落，立时

招来大家一阵哄笑。有点余温的雁粪毕竟

为数极少，大多数雁粪在夜里早就冻成了

冰块，就在孩子们的手指触摸它的那一刻，

如同针刺一般疼。太冷了，可是冻得红肿

僵硬的手又不能筒进袖子暖一暖，因为手

太脏，大家只好一边捡拾一边不停地甩动

着手臂，或许这样才可以给手臂增加一些

热量，好让手指能再次伸开和蜷缩吧。

当东方泛出鱼肚白的时候，我们的竹篮

也都捡拾得满满的了。虽然伙伴们这次没能

逮住一只大雁，可看着彼此满满的一大鋬笼

的青绿色的雁粪，都觉得有一种满载而归的

胜利感，不禁相视一笑，加快了回家的脚步。

40多年前，大多数人家住的是平房，这

就给家家户户提供了挖菜窖的条件。那时

候，很少有反季蔬菜，东北人的冬天主要以

大量的白菜、萝卜、土豆等作为副食，而存

放这些蔬菜的最好所在就是菜窖。

于是，家家户户买好过冬的蔬菜后，在

晾晒的同时，就得准备挖菜窖了。你看家

家户户的院子里，或房屋前，一家之主的父

亲领着自家的孩子们，热火朝天地干上了。

根据家里菜的多少决定菜窖的大小，

没有固定的尺寸，总之，是一个大约两米

长、一米五宽，深约两米的深坑，然后用粗

一些的木棍、铁管做梁，再铺上木板、竹帘

等，最后把挖坑时的土铺在上面。可别忘

了留一个大约一尺见方并配有盖子的口，

它是供人出入的通道，另外，最好还要装一

个通气孔，以便菜窖内外空气流通，排除菜

窖里过多的二氧化碳。

挖菜窖是个力气活，这时家里男孩多

的就有了优势，如我的父亲，他只需要放个

线或做些有技术含量的工作，挖坑的力气

活就由我的两个哥哥完成，当然了，最小的

我是不敢闲着的，手持铁锹的我滥竽充数

混在里面，聊以安慰自己。可家里男孩少

的就犯愁了，如我家隔壁的金叔，他本是一

个知识分子，手无缚鸡之力，加之膝下是三

个年幼的女儿，每年的秋天，他都会旧话重

提，埋怨金婶没给他生出一个儿子。那时

候，邻里关系融洽，不用金叔张口，我们这

些左邻右舍的大人孩子都会主动帮金叔的

忙，感动得金叔金婶不住地说着感谢的话，

忙前忙后地端茶倒水，弄得我们这些半大

孩子们反倒是不好意思了。直到多年后，

我们都各自搬到楼房时，偶尔在街上遇到

了，他们还没有忘记当年那些往事。

菜窖挖好了，天也冷了，晾晒过的蔬菜

也该下窖了。地面上，菜窖里，家人们击鼓

传花似的一颗颗大白菜传递下去，一层层，

一排排码放好，成袋儿的萝卜、土豆传下

去，堆放在角落里。

菜窖真是个好地方，里面温度适宜，外

面大雪纷飞，北风呼啸，里面的菜也不会被

冻坏，又不会因过热使菜发芽、烂叶，直到

来年春天，里面的菜还新鲜如初。

菜窖不但是储存冬菜的好场所，也是我

们这些半大孩子游戏的舞台，玩打仗时，它是

我们的掩体，我们趴在斜坡后，做着“射击”的

动作，捉迷藏时，它是躲藏的最佳地点，躲在

谁家的菜窖里，得意之余，偶尔还会做些淘气

的事，掏个白菜心、拿根胡萝卜吃……

开春了，又是一阵忙碌，挖出铺设的材

料，把土回填到坑里，菜窖的使命完成了，

静等冬天的脚步临近时，将再次重复下一

个轮回。

不知不觉中，我们这些半大孩子长大

了，生活也越来越好了，人们也不再储存冬

菜了，伴随我们童年的菜窖也不需要了，可

我还会怀念那简单而实用的菜窖，珍惜那

时的人际关系，忘不了那无忧无虑的岁月，

更忘不了那再也回不去的青葱年华。

雪是会开花的雨
潘新日

围炉煮茶过暖冬
苑广阔

拾雁粪
吴利强

且听一庐雪
高玉霞

童年的菜窖
冯建军

徐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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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艺术大师的代表作，不仅是其风

格的确立，而且是其经典的构成。具有该

时代的文化标志性地位及创作里程碑意

义。当代著名画家程十发先生的《小河淌

水》，就是“程家样”风格的代表作，由此真

正确立了其绘画风格、笔墨形态及表现语

境，从而为当代艺术史增添了绚丽的篇章。

疫情宅家，翻阅发老当年所赠画册，

发现有两张《小河淌水》很有审美辨识度、

艺术叙事性及创作启示性。发老于 1960
年画的《小河淌水》落款是：“小河淌水，一

九六零三月，十发草。”画的旁边有韩敏先

生的题跋：“小河淌水是云南傣族民歌，发

老于五七年曾采风于云南并十分喜爱此

歌，并于五七年创作是名小河淌水，该作现

藏于国家军事博物馆。及六〇年又作此

题，傣族少女风情装饰，舞姿较前者更美妙

可爱，诚发老之佳作也。辛卯（2011）初冬

八十二岁老沙弥韩敏于听蕉轩南窗。”

发老是位热爱现实、拥抱生活、投身社

会的画家，正是为了寻找笔墨上的突破及

创作上的出新，1957年36岁的他随云南文

化部组织的美术工作团到了彩云之南。他

在跋山涉水、深入边塞、探访竹楼、观赏傣

舞、聆听民歌之中，获得了创新的灵感及变

法的媒介。他在傣族、景颇族、白族、哈尼

族等的生活时空、社会形态乃至优美的舞

姿、清新的歌声、婀娜的体态、艳丽的服饰

中发现了灵动的线条，多姿的造型，绚美的

色彩及诗意的语境，使他的画风为之嬗变

与更新，由此打开了一扇崭新的艺术之

门。为此，大量的云南题材作品从他的笔

下喷涌而出，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也最经

典的即是《小河淌水》，从而标志着在当代

中国美术艺苑中“程家样”的诞生。

在此幅画于1960年的《小河淌水》中，

一位清纯美丽的傣族少女头戴斗笠，挑着

水桶和陶罐掂足淌河，她一手拿着刚摘下

的鲜花，一手提起筒裙摆，也许担心河水

打湿裙子，她正回眸顾盼。此幅画的线条

流畅飘逸、生动洗练，既有行云流水的明

快绮丽，又有节奏畅达的郁勃多姿。发老

绘画有一句口头禅，就是“给你点颜色看

看”。他用色大胆，敷色变幻，染色奇妙。

此画的用色鲜艳亮丽而对比强烈，色感丰

富而雅致温馨。少女身披的纱巾，中间是

红黑白相间的裙腰，下面则是裙尾，色调

过渡分明，交相辉映，既有国画传统的晕

染之法，亦有西洋画的光影色调。此画的

构图更是十分经典，突出了造型的场景

性，极富舞蹈效果与镜头亮相，从少女左

手拎裙角、右手持花扶担，一足踮起一足

立到最精彩的红唇微翘回眸看，犹如影视

中的特定镜头，将万千风情定格于瞬间。

发老另一幅《小河淌水》创作于 1987
年，其落款云：“此余卅年前所写云南德宏

傣家风光小河淌水画稿，国文先生属余再

制一幅奉教，时丁卯（1987）年首夏相叙于

深圳河畔。程十发漫笔。”在时光的流逝

中，在岁月的折叠里，在笔墨的挥洒间，小河

淌水一直流淌在发老心中，从1957年德宏采

风所创作到1987年深圳再画，30年的丹青

涵养氤氲，从当年“程家样”的发轫到“程式

风”的升华，发老都无限地眷恋着云之南。

为此，这幅《小河淌水》的线条更加遒

劲恣肆而跌宕起伏，在笔墨晕化中表现细

腻，湿润轻重间灵动多变。在用色上更加

瑰美雍容，加重了红黑白的对比反差，并将

陶罐放大移至腰间，改原先的浅蓝为深蓝，

形成了鲜亮明艳的色调，极富视觉效果。

在造型上更加精湛生动，独具匠心地通过

拎裙掂足的高度，来增强少女婀娜身姿与

动感气息。原先少女手持鲜花是半掩映于

水桶后，而此幅则画于水桶前，更增强了清

水出芙蓉的寓意性。少女回眸相看的眼神

也更加专注倾情而活泼可爱，特别是少女的

面容更加饱满俏美。如果说前一幅《小河淌

水》的少女面容还有点稚嫩腼腆，是豆蔻年

华十三四，那么此幅少女的面容已成熟丰

丽，是碧玉年华十六七。此幅画还画出了少

女足下清澈的流水及嬉戏的小鱼，不仅荡漾

出舒缓优美的旋律，而且渲染了整幅作品的

主题，从而弥散出盎然的生活气息。

如果说傣族民歌《小河淌水》是用生

命来诠释的爱情绝唱，那么，发老的《小河

淌水》则是用灵魂来演绎的丹青经典。

程十发和他的《小河淌水》
王琪森

喜气盈门 周平 摄


